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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图像叙事与乡村文化共同体构建 

——以江西婺源地区为例 

张杨格
1
 

【摘 要】：宗族图像是中国古代祖先信仰的重要载体。宗族图像彰显了祖先的丰功伟绩和人格风范，同时也承

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在江西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

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强化宗族成员对家族伦理秩序和宗族身份认同的重要活动。它通过一系列的

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

其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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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像作为最为直观的叙事方式之一，在宗族文化的表达和传播中普遍且重要，但常常被忽视。作为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

祠堂中用于祭祀仪式的祖先画像及族谱中的各类图像都具有极强的地域性和公共性。这些宗族图像在宗族文化研究中都是重要

的史料。从某种角度看，宗族图像是更为直观的历史记录，“利用图像而非文字的形式来记录和表达……还表现了其制造者、

委托造像者及外人们的集体意识与时代精神”[1]。 

宗族图像主要包括以下几部分：一是祖先图像。祖先图像一般由两部分组成，一是族谱中的祖先容貌图像，此类图像在族

谱中有地位高、体量大等特点；另一部分是“祖先画像”，即一般悬挂于祠堂中或者用于祭祀典礼中的祖先画像。二是风水图。

其分为祠堂图和坟墓图两部分，一般用于记载祠堂和墓葬的形制和样式。三是住宅图。住宅图又称村庄图，主要用于对本族所

在村庄的整体描绘，在记载村庄布局和地形地貌之外，还起到了记录祠堂、祖先墓葬具体位置的作用。四是风景图。其描绘的

是宗族所在村落的重要景观，大多以“四景图”“八景图”为名。风景图具有较强的艺术性，在族谱中所占体量相对较小，除

名门望族之外，其他族姓族谱中较少出现。 

在宗族图像中，祖先像最直接地反映了子孙后裔对祖先的追忆、缅怀和敬仰，并投射了诸多现实需求。江西婺源地区的宗

族图像，以祖先像为代表，无论是族谱中的祖先像，还是悬挂于祠堂中的祖先像，都成了宗族子孙信仰和敬奉的对象，也是使

宗族子孙受到伦理教化的重要素材。 

而风水图和风景图，多用于标示宗族所有的祠堂、祖墓以及山林、田地等的边界。这些图像有助于宗族子孙维护族产，保

护宗族的利益，也有助于宗族子孙在特定时日更准确地到达现场祭拜祖先。婺源宗族文化兴盛，宗族图像在维护宗族团结、增

强宗族凝聚力等方面意义重大。笔者试图通过对婺源地区的汪口、李坑、虹关、黄村、察关、上坦等村落的田野调查，以及对

江、朱、余、程、查、詹等姓氏宗族的资料挖掘，分析宗族图像叙事在婺源地区乡村文化建设中的作用，及其在宗族共同体建

构中的独特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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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以图像叙事为核心的祖先崇拜 

宗族图像中，由族谱像赞和祖先画像组成的祖先图像是最重要的一类。在传统社会，祖先图像因为其神圣性，被认为是祭

祖仪式的核心要素。祖先图像一般被视为家族祖先的化身和象征，与之相关的研究很少从图像叙事的角度去探讨和理解其在特

殊时间和空间中的独特的艺术性。20世纪80年代以来，兴修族谱、重建宗祠等民俗文化活动层出不穷，也为宗族图像这个历史

中的“文物”提供了被重新诠释的可能性。 

族谱像赞，即不同于族谱中一般性文本叙事的一种图像叙事形式，它由祖先的肖像及后世或本人题写的赞语组成，在宗族

族谱中占据十分重要的地位，一般记载于卷首。在族谱中对宗族内有操行、有功业的先祖绘制遗像，是人们尊祖敬祖的重要方

式。族谱中的祖先图像，少则几幅，多的达数十幅，图像中的祖先大体分为本族的始祖、始迁祖、五服之内近世先祖、本族名

人等几类。 

中国的宗族文化活动自古秉承“尊祖故敬宗，敬宗故收族，收族故宗庙严”1 的原则，故而将族谱像赞设置于族谱卷首，既

有尊先敬祖之意，同时也可起到对后人的警示、促进作用。如《婺源查氏宗谱》中，将始祖查文徵公像绘于族谱之首，并附像

赞曰：“生长乎簪缨之胄，从容乎理法之场。学遁东鲁，仕显南唐，挂冠东门之旁，构庐西山之阳，或究典章，或醉壶觞。 

查公名山，千载流芳。”此像赞彰显了查文徵公的功绩。绘制祖先肖像及撰写族谱像赞的一般有以下几类作者：一是本族

后世；二是当代名人，如时任县令等官员或文人；三是由家族后人聘请的专业制作者。因其与被描绘者的关系，在撰写像赞时

遣词造句偏于宏大美好，但因其对祖先的尊敬，其表现出的敬仰崇敬之情也成为一大特点。 

悬挂于家族祠堂的祖先画像，则大多由民间画工绘制，用于宗族祭祀。各宗族的祖先画像一般有卷轴画和镜框画两种形式，

因其保存和运输存在一定的难度，故而目前基本有如下几个保存之处：一是流传于本族后代之手,代代相传；二是作为民间艺术

品为收藏家、画廊所收藏；三是作为历史资料保存于相关历史、文物研究机构或海内外图书馆。祖先画像虽然是由确切的人物

形象来进行塑造或创作的，但它又与普通的人物肖像画有着极大的不同。“学者们逐渐掌握了祖先形象的风格，通过深入的研

究，有必要将图像与传统肖像区分开来，并且不能将它们视为孤立的作品。”[2] 

祖先画像的制作需要遵循一些必需的程序，少数画像在其描绘对象依然在世时就已经制作完成，但绝大多数还是在先祖故

去之后再进行制作。为了给几代之前的先祖画像，人们常将族谱中的先祖肖像，作为追绘先祖画像的参考图像。由于祖先画像

一般用于祭祀仪式，画像即使在对象生前就已经完成，也必须要等到其故去后才可以悬挂于祠堂或祖屋影堂内。“……祭祀祖

先，通常通过一特定场所的特定物象才可情有所系。”
[3]
祖先画像即是在这一祭祀活动中的“特定物象”，它被后世用来怀念和

追思祖先，而家族祭祀祖先的活动也成了体现中国民间传统“孝”文化的重要形式。 

总而言之，祖先画像有以下几个特性：一是它必须与现实生活中存在或存在过的人物相对应，不可以是虚构或无从考证的

人物；二是其供奉时间固定，一般在春节、冬至或祖先忌日时用于祭祀活动；三是其供奉地点固定，祖先画像一般悬挂于专门

的家族宗祠或家宅中用于日常祭祀的堂内；四是其供奉人或是祭祀人必须为五服之内的亲属或直系的家族后人。 

时至今日，祖先画像很多都保存于私人收藏者手中或者研究机构中，基本失去了原有的价值意义，但被赋予了新的研究价

值和历史意义。在宗族图像的研究方面，图像叙事即为一个值得重视的角度。如今我们更多地认为祖先画像是一件体现了“祖

先崇拜”文化的艺术作品，它的形式或者说形制、制作方法和工艺、作者身份，以及具体用途和如何使用，都有研究的价值。

这种以艺术形式参与到宗族聚居村落的民间信仰行为，其文化内涵、功能作用和对于乡村精神文明建设的意义，这些都需要学

者进一步展开研究。 

婺源地区宗族文化发达，婺源人宗族认同意识强烈，这一地区明清至民国的宗祠众多，一部分保存完好且近年来仍有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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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进行修缮，能找到许多按照古制样貌（中堂悬挂祖先图像等）进行布置的宗祠、影堂。与古制不同的是，如今的宗祠已不

再限制必须为血亲才可入内，普通民众或历史爱好者均可在古祠中停留，婺源地区有些村落还会在祭祀之日将祭祀仪式和相关

活动公开展示，使宗祠成为民俗传播和乡村文化建设的重要载体。 

“‘场所精神’(geniusloci)是罗马的想法。根据古罗马人的信仰，每一种‘独立的’本体都有自己的灵魂(genius)……

这种灵魂赋予人和场所生命，自生至死伴随人和场所，同时决定他们的特性和本质。”[4]而宗祠作为供奉祖先图像和宗族活动的

标志性场所，不仅仅是一个单纯承载图像和某些特定时间点发生的人类行为和事件的“叙事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宗祠

是一个宗族或整个村落文化共同体的化身，宗祠中供奉的祖先图像同时就是壮大宗族影响力、加强宗族身份认同并最终构成宗

族文化共同体精神的象征。 

二、宗族图像中叙事符号的类宗教性 

涂尔干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一书中对宗教现象的范畴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宗教现象分为信仰和仪式两个范畴，信

仰是由各种表现所构成的舆论的状态，而仪式则是某些明确的行为方式。祖先崇拜作为中国重要的民间信仰之一，有许多相关

的民间习俗与民俗仪式，并代代相传。 

“通过使用图像来表达祖先崇拜和保持与死者的联系有关，我推测了这种习俗在唤起生者和客体之间正常的联系中的心理

重要性。通过温尼柯特的理论,我探讨这样一个想法:图像和象征化客体在对死者的客体化和去客体化中起到的帮助作

用。”[5](P92-93) 

作为民间信仰的重要物质载体，宗族图像即是民间信仰的一种实体化的表达形式。通过对祖先的形象和事迹的描绘，在现

实社会中创造了一个神圣的仅用于祖先崇拜的空间。而在这个空间中，作为先祖的体现，各类与祖先相关的图像便成为祭祀仪

式中的重要物品。 

托马斯·卢克曼在 1967年提出“无形宗教”概念，他认为，无形宗教不仅具有凌驾于个别宗教之上的抽象的系统功能，还

是存在于某种特定文化之中且适用于各领域文化实践和交流的，拥有更高等级和终极意义的框架。他与彼得·贝格尔认为，文

化记忆是无形宗教制度化的表现，即为“形式的总和”，在这样一种形式的总和中所产生的一个符号化的意义世界可以被交流

和传承下去。[6] 

宗族图像的制作过程一般都严格遵循一定的程式，特别是在对祖先形象的描绘中，画师们通过经验将一系列元素符号化。

例如在祖先图像中，五官的类型、服饰的形式和装饰物都对应表现不同的性格、年龄、职业等，在其他相关图像中也出现葡萄、

石榴、蝙蝠等寓意吉祥的符号。婺源济阳江氏宗族的一世祖汉朝光禄大夫江革像，其背景有两盏灯笼。 

由于在当地，“灯”与“丁”读音相近，所以祖先像背后的灯笼为“人丁兴旺”之意。而另一女性祖先像的背景中，则有

兰草和桂树，表达了“兰桂腾芳”的宗族愿望，以及家运兴隆、子孙贤达的期望。这些作为背景要素的吉祥物符号，传达了族

人对未来的期许，体现了族人的集体愿望。这些符号化的图像成了具有特定象征意义的叙事符号，融进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体

系中被传承下来，同时也作为民族符号被用于对外交流。 

由于祖先画像的特殊性，在后代眼中，这些画像难以与艺术品联系起来，而是与祖先相关的具有神性的物品。这些图像必

须在特定人物、时间、事件等元素相结合的“叙事空间”中才能产生价值，例如在宗族祠堂的祭祀活动中或是在家族宗谱的记

载中等。 

这就形成了一种以祖宗或族内先贤为信仰核心的观念，这一观念与宗教观念中以“神”作为崇拜核心的观念类似。牟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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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中国历史上存在一个为社会上下所接受并绵延数千年而不绝的正统宗教，而这即是宗法性传统宗教，“它以天神崇拜和

祖先崇拜为核心，以社稷、日月、山川等自然崇拜为翼羽，以其他多种鬼神崇拜为补充”[7]。对于中国民众来说，对祖先图像的

崇拜就是一种具体的日常化的宗教实践。 

而宗族祠堂作为宗法制度文化的载体，也是宗族社会的信仰中心和宗教实践活动的空间，在宗族成员的心中是祖先安灵之

所，在这一场所中安放的祖先画像象征着祖先或其灵魂的存在。灵魂观念是祖先崇拜的基础，对祖先的崇拜主要是对祖先灵魂

的崇拜，从而使得祖先崇拜富有宗教神圣色彩。后人以祖先的灵魂象征为核心开展祭祀活动以表达对先祖的追思，同时也祈求

先祖庇佑。 

宗族图像中的另一类，即族谱中的像赞与谱系，则被视为具有一种制度上的类宗教性。族谱中的宗族图像所体现出的是天

生的、自然的关系，即以人类生而自带的血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代际关系。族谱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祖先谱，而

宗族图像有效地强化了族谱的功能。 

这是因为，族谱首先要实现的目的和要解决的问题——溯源流、明来历，即明确本族的始祖是谁，列祖列宗的分支流派情

况怎样，期间经过了怎样的分化与组合，都可以通过宗族图像实现。正如《于都县志》所描述的“远溯分传之祖，源源本本，

宗派丘墓，昭然可稽”。族谱中的祖先遗像、祖墓和山林图，以具体的形象表现，感受到清晰的源流脉络，也感受到祖先的庇

荫和护佑。宗族子孙在翻阅族谱或瞻仰这些图像时，也强化了尊祖敬宗的意识。 

宗族图像多表达了对祖先的歌颂和敬仰，当然也有怀念和追忆，特别是彰显祖宗的功德。在历史上具有显赫地位或对本族

贡献大的祖先，更成为宗族图像中的典型，后代除了描绘其遗像，还在族谱的序言中加以歌功颂德，在正文中书写专篇传记。

因而，宗族图像有效地实现了“敬宗收族”的目的。不仅如此，宗族图像的重要意义就是要在追溯、追思、崇敬祖先的基础上，

从血统上厘清本宗族成员的范围，从思想观念上“收族之心”，使各成员树立宗族观念，在祖先的感召下，加强本宗族的团结

互助。 

三、宗族图像与宗族共同体的建构 

宗族图像是中国人祖先崇拜的物化形式，也是人们创造的艺术化的敬奉对象。伴随着特定的世界观，文化记忆可以传播并

再现一个团结的意识。[8]这种文化记忆所形成的无论是族谱中的图像，还是祠堂壁画中的图像，抑或是神位上的图像等，都有助

于我们定义自身、确立身份认同并获得群体归属感。文化记忆不是依靠生物性的遗传来进行传承的，它必须通过一代又一代的

文化活动得以保存。 

扬·阿斯曼在《宗教与文化记忆》一书中也提出，通过仪式表演和集体参与的形式所体现的保存、检索和交流三大功能是

确保建立身份认同的必需条件。由宗族成员共同参与的对宗族图像的绘制、保存和祭祀等集体仪式，构建了宗族内部集体与个

人的身份认同，它所形成的文化记忆与个人记忆的融合、社会根源与个人意识及道德观念的呼应，构建了宗族内部共同的文化

目标并以此激发宗族成员的宗族共同体意识。 

通过调查发现，婺源乡村的民众对宗族文化非常重视，并将修祠堂、修族谱等作为宗族最为重要的大事来对待。在对待宗

族图像方面，婺源地区也具有相当的代表性。如婺源萧江的江氏宗族，每年正月初二举行祭拜祖先的仪式。祭祀日一早，随着

鼓乐奏响，全族裔亲，按辈序大小聚集到祠堂，肃穆地静候仪式开始。 

由辈分最高的人，郑重地请出始祖元仲公封江国侯之画像，挂在祠堂太师壁前，供族人祭拜。祖先像前除了香烛，还有果

盒和鸡、鱼、猪三牲祭品。其祭祀过程，首先是发初鼓、二鼓、三鼓，然后是族人行三跪九叩大礼，三次献牲、汤、果品，三

次赞唱叩拜，在长辈们的带领下，众后裔子孙一一向祖先像跪拜，最后全体族众举行规模盛大的祭宴。在祭拜的整个过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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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先像成了族人祭拜的对象，是族人注视的焦点。祭拜祖先图像是虹关村江氏宗族的一个重大活动，男女老幼都积极参与其中，

从而形成了一种历代传承的民俗文化。 

在婺源乡村的宗族图像中，最具代表性的是由众多祖先像组成的“宗图”。“宗图”上，家族内不同辈分的祖先共聚一堂，

有序排列。“宗图”以表达始祖及代际祖先关系为主要内容，画面秩序感强。如婺源长田的俞氏宗族，其表现五代同堂的“宗

图”颇具代表性。 

该“宗图”绘制于清道光年间，至今仍传承于家族之中。在画面中，22 位家族成员按秩序紧密排列。前三排为女性，后三

排为男性。女性头上戴有诰命夫人的头冠，男性身穿缀有补子的官服，尽显尊贵之气。这些先祖的排列尊卑有序，体现了家族

人伦秩序的要求。 

婺源地区的祖先画像，演绎了儒家主张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观念，体现了民间社会以宗族为中心的生活秩序。

不仅如此，婺源地区的祖先画像，还体现了儒家“礼”的伦理要求。祖先像的表情，既不过分严肃，也不流于轻浮，而是恰到

好处的恭谨和端庄。 

祖先像的身姿，总是那么笔直和挺拔。大多数图像中的祖先坐在圈椅上，双臂抬高放在圈椅的扶手上，表现了长者的自信

与从容。可以说，祖先像恭谨、端庄、肃穆的表情，以及笔直自信的身姿，是儒家礼仪的要求，也是宗族子孙对祖先所期许和

想象的状态。因为这样的表情和身姿，更能得到宗族子孙的尊重和崇拜。 

正如葛兆光所说：“礼仪不仅是一种动作、姿态，也不仅是一种制度，而且它所象征的是一种秩序，保证这一秩序得以安

定的是人对于礼仪的敬畏和尊重，而对礼仪的敬畏和尊重又依托着人的道德和伦理的自觉，没有这套礼仪，个人的道德无从寄

寓和表现，社会的秩序也无法得到确认和遵守。”[9](P93)宗族子孙在瞻仰祖先像的过程中，不仅增强了对祖先的崇敬之情，而且

也希望像祖先一样按照本分的礼仪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和生活，遵循宗族内外的各种秩序。 

在婺源的宗族图像中所表现的祖先形象，男性多弘毅正派，女性多端庄贤淑。这既是子孙所向往的形象，也是给予子孙精

神力量的仪态。子孙在瞻仰祖先画像时，可以想象祖先彪炳青史的功勋，也能感受到家族曾有的辉煌。 

后代在崇祖忆祖的过程中，生发出对宗族的认同和热爱，并愿为宗族的发展出力效劳。无论是单个祖先像，还是祖先群像；

无论是男性祖先像，还是女性祖先像，婺源地区宗族图像中的祖先都衣着华贵，其衣冠则体现了尊贵的地位。 

无论先祖生前有没有获得功名，不管其有没有做过官，图像中的祖先都身穿官服，有些图像中祖先甚至还身穿蟒袍。这是

因为，在婺源族人看来，祖先的服饰打扮象征着他（她）的身份、地位和修养，也表征了宗族曾有的显赫与荣耀。 

换句话说，祖先身上的楚楚衣冠，象征了宗族的辉煌历史，可以激发宗族成员的自豪感。宗族图像以尊卑有序的排列、恭

谨的表情和楚楚的衣冠，以及具有象征意味的装饰符号，表达了族人的崇祖意识，增强了宗族成员对宗族的认同感，发挥了敬

宗收族的功能，促进了宗族共同体的建构，并有助于维护乡土社会的伦理秩序。 

四、结语 

宗族图像不仅是中国传统祖先信仰的载体之一，也是祖先信仰相关仪礼中的重要环节，其承担了一系列的社会和文化功能。

在婺源甚至整个古徽州地区，无论是以祖先画像为中心的家族祭祀仪式还是以编纂绘制家谱为核心的修谱仪式，都是家族伦理

秩序建构和社会身份认同的重要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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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传统民俗中，春节和冬至，以在祠堂中悬挂祖先画像为中心的祭祀活动，就是对中国传统伦理的实践，它通过一系列的

礼仪，来强化祖先形象，加强祖先与后世的联系，以此来建立后世子孙的伦理道德观念，维护家族团结，提高宗族凝聚力，并

对乡村治理起到规范秩序的作用。 

宗族图像普遍体现了人们现实生活中的意愿和需求，这些愿望和需求通过两个部分呈现：一是创作、构建宗族图像，二是

对祖先图像的崇拜仪式。这种适应人们心理需求的方式，使得其所要表达的内容深深植根于人们的心中，从而达到教化的目的。

宗族图像在很多时候达到的是“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它以图像的形式叙述了民间社会生活、乡村治理过程中所遵循的礼

法和秩序，并借由祭祀活动将其生动形象地表达出来。这种通过民俗艺术的审美表现来进行的礼义教化，既不会过于生硬，又

通俗易懂，可以让受教化者在潜移默化中接受。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与宗族传统的国家，乡村在某种层面上看其实就是一个大集体，这个集体是依靠血缘即宗族亲缘

和地缘关系建立起来的。宗族关系可以看成是联系百姓的纽带，也是最受重视的关系。宗族文化对于乡村治理意义重大，宗族

文化自下而上地延伸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以民俗艺术形式（如宗族图像为载体的祭祀仪式），将传统礼教的礼仪和其中蕴含

的美学思想传达给后世子孙，使得宗族传统思想代代相传，成为整个族群的集体意识。 

宗族图像叙事研究对于研究中国传统文化、服饰史、思想史、民间信仰、中国艺术史乃至建筑史，都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

留存至今的宗族图像，无论是祖先画像还是族谱中的各类图像，都是祖先崇拜的体现。中国人的祖先崇拜观念及相关活动有着

独有的仪式，它基于一种信念：已故的祖先的灵魂仍然存在，并且仍然影响着后世的生活，“它是基层群众生存、凝聚、互助、

自治的精神体现”[10]。由于民俗极强的生命力、普遍适用性和传播能力，这种信仰模式广为传播且被广大人民群众所接受。 

民间的宗族图像种类众多，其叙事方式、绘制形式、材料和构图理念也多种多样，它将有助于扩大民俗艺术乃至中国传统

艺术的研究范围。目前中国画的主流研究多从文人画角度入手，而文人画的主要创作者为士大夫精英阶层，他们对图像、画面

的理解较为统一，在题材选择上较为单一，并且更加注重个人情感的抒发。 

多年以来文人画一直处在所谓更高雅的艺术阶层，宫廷绘画和民间绘画的地位远远不及。民间绘画很少能够出现在美术史

中，而更多的是作为社会学的研究样本存在。对民间绘画的研究和收藏也处于较为低落的状态。宗族图像作为民俗艺术的重要

主题，始终难以进入艺术研究视阈，而它作为民俗艺术作品，不仅能够反映民间服饰、民间生活习俗和每个时代的审美趣味，

同时也能反映出不同时代人们所追求的理想信念和精神信仰，是同时具有审美价值、历史价值、文化价值的研究对象，值得学

界进一步展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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